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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暮春时节，成都宝墩遗
址工作站的生菜脆嫩、小麦青黄。
前来参观宝墩遗址的游客们路过小
麦田时，总会有人好奇地掰下两粒
尝尝，品咂这片古老土地的味道。
带领他们参观的，是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
今年，是这位“85后”考古队长在宝
墩遗址工作的第10个年头。

宝墩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
今 发 现 的 最 大 规 模 史 前 城 址 。
1995年它从沉睡的地底醒来，显示

出4500年前文明之光已经照耀成
都平原。该遗址的发现，无啻于打
开三星堆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将
成都平原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
进800年。成都平原也由此被认为
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之一。

与宝墩先民“共享”一片余晖

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的“多面人生”
一

“3秒”思考
开启宝墩之旅

经过1995年试掘，考古工作者推测
宝墩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1996年发掘
后，确认其面积60万平方米。2009年，
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宝墩遗址重启
发掘工作，面积扩大至惊人的276万平
方米，堪称远古“长江上游第一城”，这一
次的发掘一直持续到2023年。

2015年，唐淼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
毕业，来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

当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开
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探讨
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变迁、
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出现以及三星
堆文化形成等问题。再宏大的课题，分
解到每一天的工作中，都是基础而琐碎
的。所以，分配给唐淼的活儿就是：拼对
高山古城遗址所出土的陶片。

陶器，作为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
古资料门类，因为易碎，所以成为更新换
代最快的遗物类型，也是后人观察先民
生活状态的首选。“当时，刚好赶上一个
发掘年度的结束，正在做发掘材料的整
理工作。我就跟着周志清老师他们做高
山古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整理、拼对工
作。”此项工作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因为
之前在学校主要学习田野考古的工作流
程，所以耗时三个月拼对陶片，对唐淼来
说过于琐碎了。“刚开始我不理解。”唐淼
坦言。破碎的陶片经过拼对，找到自己
的位置，4000多年前的陶器被复原，宝
墩文化面目愈发清晰起来。

日复一日的拼对，看似枯燥单调，唐
淼却逐渐享受起了这个过程：“通过陶片，
把远古串联了起来，心境豁然开朗。”找到
自己“位置”的，不仅仅是陶片，还有唐淼。

某一天，唐淼依旧蹲在地上拼着陶
片。时任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的何锟宇
老师突然发问：“唐淼，你整理完这个又
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唐淼回忆，

“何锟宇老师就跟我说，要不你跟我去宝
墩吧。”当时的唐淼还不知道，这句话会
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思
考了三秒，唐淼说：“好。”

就这样，唐淼来到宝墩遗址工作站，
于2015年下半年起深度参与到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工作中。

二
扎根宝墩

复原成都平原最早村落

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宝墩遗
址的外城。2012年，相关钻探工作结
束。之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选
择一个典型的聚落，以探索成都平原最
早的聚落和社会形态，相关重点发掘工
作从2013年开始。因此，唐淼正式到宝
墩遗址工作站工作时，正逢重点发掘的
第三个年头。“当时，前辈们已经建立起
宝墩文化的基本序列，但是对古城中的

功能分区、结构并不清楚。所以，我当时
最重要的任务是跟着前辈们，一起探索
更精细的聚落结构。”

站在宝墩遗址顶部宽20多米、现存
高度6米的城墙上，唐淼在想，没有铁质
工具的4500年前，仅靠石质或木质工具，
如何修葺这样高大的城墙？下工的时候，
夕阳斜照在发掘区，他不由得想，宝墩先
民们在结束了一天劳作之后，是否也会躺
下来，享受余晖洒在身上的惬意呢？整理
陶片时意外发现的指纹，都会让他产生与
宝墩先民跨越时空对话的感觉。“这些都
提醒着我，我是考古一线的发掘人员，我
的态度决定了这批文物呈现的状态。如
果我更积极、更全面地整理，那么呈现出
来的宝墩文化就会更丰满。”

2015年至2017年，唐淼跟着何锟
宇老师一直在宝墩遗址工作。“当时基本
就是何锟宇老师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
么干，按部就班，跟在学校里一样。”2017
年的一天，何锟宇老师突然告诉唐淼，自
己要去贵州招果洞遗址了，还以开玩笑
的语气说“宝墩交给你了”。“我当时就懵
了，我说怎么就交给我了？！”起初，唐淼
以为老师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但招果
洞遗址一发掘就是5年，还获评“2020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虽然何锟宇
老师还在继续指导宝墩遗址发掘的重大
事项，但具体事务落在了唐淼身上。

与这座庞大又古老的城址相比，唐
淼太小、太年轻，但他明白，自己必须
得转换角色了，要从一位普通工作人员
转变到真正的大遗址考古领队上来。
今年挖什么、明年怎么挖、5年的工作
计划……唐淼决定走出去，他先后去良
渚遗址、石家河遗址、屈家岭遗址，学
习、研究这些大遗址的规划和发掘工
作，再系统地梳理宝墩遗址考古发现，
制订合适的发掘计划和研究方向。

2018年，唐淼被任命为宝墩遗址工作
站副站长。2021年，他挑起了站长的重担。

“每一次的发现都是一次填补。”唐淼
解释，因为宝墩遗址作为成都平原考古研
究的“桥头堡”，每次发掘都极具价值。在
他参与工作期间，宝墩遗址工作站的考古
工作者们复原出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村落
形态，明确了墓葬形态的变化，并且通过

浮选工艺，首次发现了碳化稻谷，发现了
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水稻田。“我很幸运，前
辈们搭建起了宝墩文化的框架，我们得以
填补细节，让历史更加具体。”唐淼说。

三
精心策展

反哺推动考古工作

唐淼喜欢考古。因为它不是“单纯
的重复性工作”，每一次的发掘、阐释，都
是全新的，它是“探索性的工作，会推着
人往前走”。同时，唐淼还十分享受考古
工作的特殊魅力，考古工作者可以在田
野里发掘，也可以在实验室做精细化工
作或者在书桌前研究探索，还能在公众
面前进行阐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
人，也是国家重大课题的推进人。我喜
欢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唐淼说。

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建立，让唐淼有
了机会，参与《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
宝墩文化》展览的策展工作。

从1995年开始发掘，直到宝墩文化
其他7座古城和百余处中小型聚落被发
现，已经累积了太多的信息与资料。将
宝墩文化展示、传播出去，既能让文物

“活”起来，又能助力宝墩遗址所在地新
津区的文旅产业发展，宝墩遗址考古工
作站开始了展陈筹备工作，在宝墩工作
多年的唐淼承担了策展重任。

传统的策展方法是，将考古报告整
理成论文，再将论文转化为公众易接受
的科普信息。然而彼时，宝墩遗址的考
古材料尚未完全转化为成熟的考古报
告，跨越中间环节，将这些晦涩难懂的考
古材料，转换为浅显易懂的展览，无异一
项重大挑战。观众想看什么？如何看得
懂？唐淼被逼着换位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策展的理念在于呈现考古成果
的同时，附带考古的逻辑思维。让公众就
更好地理解考古工作是如何通过点滴信
息，进行推理论证的。”例如，为了更好地
呈现宝墩古城形成、兴盛、衰落的过程，唐
淼将其梳理成5个阶段，用5段不同的动
画来体现定居、修筑内城、人口扩张、修筑
外城、洪水袭击的经过。但同时，他也会

在讲解的时候，严谨地提到两次“洪水袭
击”仅是一个意象，并非一场洪水就能让
宝墩先民放弃这座精心修筑的古城。

通过策展，唐淼也意识到，考古工作
时采集、记录的信息越多，展览的呈现就越
生动、丰富。这让他重新审视考古工作，试
图弥补以往工作中未涉及的空白区域：“这
是策展工作对考古工作的一个反哺。也是
给我一个重新梳理宝墩文化的机会。”

遗址一旦开始发掘，就无法再恢复
到原状。不小心遗漏的信息，很难再次
找回，一条不大起眼的线索可能蕴藏着
文明的密码。考古工作者要有极度敏锐
的眼睛，还得依靠科技手段弥补这方面
的遗憾。为此，宝墩遗址工作站运用延
时摄影、三维化信息采集、多角度三维建
模、过程化航拍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全面
地保存考古资料，以便回看和发表资料
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发现的可能。

四
暂停发掘

宝墩考古报告即将出版

除了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
淼还有一个身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宣传陈列部主任。有一次，他笑着说自
己是“不务正业的考古人”。目前，成都
考古中心的基本陈列展《考古·成都》，以
及正在展出的“金石为开——成凉合作
二十周年考古成果展”，都由他策展。而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社教活动，
也由唐淼所在部门负责。在他看来，随
着社会的发展，公众需要了解考古，以增
强文化自信；同时，考古工作也需要被理
解，“当全民都树立起文物保护的概念，
更多的文化古迹才有机会保存下来”。
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循着这样的理念，自2019年起，成
都考古中心便开始创新探索“考古+社
教”的模式，打造出了“成都考古社教行
特别版”。2023年，在考古人的带领下，
共开展了8场社教行活动。公众在祝国
寺村遗址、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彭家
湾崖墓现场、鱼凫古城遗址4个考古现
场，走近历史，也走近考古。

而每当群里的反馈消息传来，唐淼
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字的感言，觉得公众
考古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并非“无谓的尝
试”。通过类似活动，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或许就像宝墩遗址上的蒲公英一样，四
散开去、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未来的
某一个时刻，反哺到考古工作中来。

2023年，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按下
了暂停键。唐淼认为，停止是为了更好地
前进。“从2009年到2023年，宝墩遗址又
发掘了14个年头，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
还没完成，就是考古报告的撰写。”现在的
唐淼正埋头梳理14年来的考古资料，以
早日形成一份科学、客观的考古报告，为
更多研究者提供极具价值的资料，推动宝
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能有更多人
关注宝墩，是唐淼的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卢嗣晨亦对本文有贡献）

唐淼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